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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宁波茶文化“具像化”

如今，“甬为茶港”的概念在理论上已经有了一
定成果。

近年来宁波先后三次举办“海上茶路”国际研
讨会，与会海内外专家公认宁波为“海上茶路”启
航地，出版了研究文集，每年也都会与日本专家进
行文化上的沟通。2009年，宁波市政府在古明州码
头、今三江口，设立了“海上茶路”启航地主题景
观。

在2013年召开的“海上茶路·甬为茶港”研讨
会上，90余位海内外专家、学者达成共识：宁波茶
叶、茶具出口年代之早，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影
响之大，均为中国之最，“海上茶路”由此起航，

“甬为茶港”名副其实。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海
上茶路·甬为茶港”是宁波具有国际性的独特城市
文化元素，做好这篇大文章，不仅是对宁波和浙
江，对全国乃至世界的茶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但竺济法说，目前，甬为茶港还停留在理论
上，没有受到重视。

怎么办？
首先，宁波可以打造一个以茶为特色的城市客

厅。
如今面临拆迁的金钟茶城，昏暗冷清，管理松

散，何去何从还未可知。除了金钟茶城，老二号桥
市场、鼓楼、中兴市场、路林市场等都先后形成过
茶叶市场，但宁波至今也没有大型、专业、规范、
高品质的茶叶市场。一手打造金钟茶城的负责人，
对茶城有了感情，他希望能够保留下来，改造成现
代化高楼或仿古的建筑，将传统茶城升级为以茶为
特色的城市客厅。除了茶叶，城市客厅内还可放入
名优的宁波特产、琴棋书画等元素，将外来游客吸
引到城市客厅来。“一个城市多一幢楼少一幢楼对整
个城影响不大，但宁波作为海上茶路的启航地，拥
有一个能让来客落脚的城市客厅是必要的。”竺济法
说。

另外，宁波还要加强茶文化教育。
目前，杭州有国字号茶艺、茶叶权威机构，浙

江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华全国供
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院，茶艺、茶文化方面最
好的师资也在杭州。

幸运的是，如今时机不错。
近年来，全国茶文化大环境逐渐变好了。

“宁波市每年有茶博会、茶文化节，每两年有行
业赛，每年有不少业余爱好者、从业人员 （茶艺
师）以及十多所中职院校学生参赛，为茶艺爱好者
们提供了平台。”宁波东钱湖旅游学校茶艺老师俞东
晓说。

目前，宁波主要以茶艺承载茶文化教育。一枚
茶，历经火与水的考验，散发出香气，先苦后甜，
苦尽甘来，正如人生。一泡茶，在水中起起伏伏，
也如人生浮沉。在静心泡茶的过程中，茶之精神也
蕴含于此。

宁波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开设茶艺选修课、
兴趣课，邀请校外专家、讲师进校园普及茶文化知
识。

但宁波茶文化教育的问题也是摆在眼前的：
一是，宁波虽有不少技能大赛，但高质量的、有
全国影响力的竞赛不多；二是，在竞赛和证书推
动下，学习茶艺难免有一定的功利性，为拿证书
而学，基础知识不扎实；三是，在传统观念下，
还有不少人认为茶艺师是专门“伺候人”的低端
服务行业，因此排斥茶艺；第四，宁波茶艺、茶
文化师资水平层次不齐，也没有茶文化专业。“以
选修课的形式授课，教学会缺乏系统性，比较碎
片化。”俞东晓说。

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启航地，如今却逐渐
没落，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以杭州“中国茶都”为
借鉴和标杆，宁波茶品牌发展的前路其实并不模
糊，能不能走好，还要看行动力。

“甬为茶港”，不能只留在故纸堆里
记者 朱一诺 通讯员 麻子明 仇丹娅

“一县一品”无论在模式上还是在接
受度上都有良好表现，但单靠各区县市
的力量，“一县一品”的产量和推广力度
都有限，要销售到全国乃至海外，也有
限。那么，宁波是否可以将各区县市品
牌整合起来，打造统一的“宁波茶”品
牌？2011年，宁波也尝试过，但收效甚
微。实践证明，将宁波的茶叶品牌统一
为一个品牌的这条路，很难走通。

竺济法认为，宁波茶产业与浙江绿
茶产业大同小异，但宁波茶历史有独特
亮点，宁波茶文化有大量文章可做。

要想打响宁波茶的名气，必须要做有文化的品牌，
宁波每一个茶叶品牌背后也确有故事可讲。

望海茶是如此。
据《嘉定赤城志》《宁海县志》及宁海越窑遗址出

土的北宋茶具考证，宁海产茶始于唐而盛于宋，距今已
有千年。

宁海茶山，镶嵌于东海象山港与三门湾之间。相传
在宋宝元年间（1038年—1040年），就有一白衣道者
在此山中种茶，后来僧人宗辩携宁海茶山茶入都，献给
著名的书法大师端明殿学士蔡襄，蔡谓其品在当时的越
州贡茶“日铸”茶之上。名不见经传的宁海茶山茶，自
此闻名遐迩。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茶山茶有道家
种茶、释家送茶、儒家赞茶的独特历史，将儒释道与茶
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

昔日茶山茶，今日望海茶。清代，宁海县深甽镇马
岙望海岗海云寺的主持想在寺前栽种茶树，便慕名前往
茶山，将18穴茶籽引种至望海岗，望海茶由此得名。

太白滴翠也是如此。
鄞州茶园主要分布在太白山、白岩山、大梅山一

带，“太白滴翠”之“太白”便取自太白山。太白山位
于鄞州之东南，自古便盛产佳茗，陆羽《茶经》所记载
的明州茶产地鄮县榆荚村，距离太白山直线距离仅20
余公里。宋宰相史浩有诗云：“迸云佛塔金千寻，傍耸
滴翠玲珑岑”；宋文人舒亶曾评太白山茶曰：“灵山不与
江心比，谁会茶仙补水经”；清代李邺嗣诗云：“太白尖
茶晚发枪,濛濛云气过兰香”，都可窥见太白山茶之优
异。到了清乾隆五十三年，《鄞县志》记载，“太白山为
上，每当采制，充方物入贡”，可见此时太白山茶已成
为贡茶，名声更盛。除此之外，太白山还是海上茶路的
名山重镇，茶籽经由僧侣自天童寺带向日本，太白山的
茶以及茶文化也经由日本茶祖荣西、日本曹洞宗创始人
道元传至海东，发扬光大。太白山茶的知名度毋庸置
疑。

集太白之灵韵，成人间之滴翠。好茶离不开好水，
“太白滴翠”之“滴翠”取自宋代史浩的“迸云佛塔金
千寻，傍耸滴翠玲珑岑”这一诗句，富有动感和生命
力，好似在初春日出之时，踏着清晨的一缕缕云雾采下
青翠欲滴的茶叶，给人新鲜之感。

梳理宁波茶文化故事，亮点众多。
早在七千年前的新时期时代，河姆渡的先民就已用

原始茶解渴、充饥和保健，还讲究茶具和用水。
汉代，四明山上已传有茶事，被西晋时洛阳道士王

浮伪托东方朔所写的《神异记》记载。其中，虞洪山中
遇丹丘子指点获得大茗的故事，就发生在今余姚梁弄镇
道士山白水冲上。

隋唐书法家虞世南，是宁波余姚人，他编著的《北
堂书钞·茶篇》，搜集了12则茶事，是重要的文摘类著
作。

宁波慈溪上林湖遗址，是极具代表性的越窑遗址。
唐诗盛赞越窑青瓷茶具，“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
翠色来”；茶圣陆羽高度评价青瓷茶碗，“类玉”“类
冰”“青则益茶”，宁波茶具也有很多典故可挖。

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由于佛家、道家念经修
行之时都需要饮茶来提神，历史上许多茶最开始都是从
寺庙中种出来的。而高僧们大多文采斐然，能够吟诗、
作文，茶便通过他们的笔世世代代流传下来了，因此，
儒释道在茶文化传承中拥有极重要的地位。唐宋期间，
日本僧人到中国学佛，便从宁波带去了大量茶籽、茶
叶、茶具。

“溪水清清溪水长，溪水两岸好风光……”著名作
曲家周大风在1958年所作的《采茶舞曲》，传唱甚广。
琴棋书画诗酒茶，提起茶曲，这首耳熟能详的江南曲调
定会跳出脑海，增添闲趣，但很多人有所不知，周大风
乃是宁波北仑人，也与宁波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诸如此类的这些故事，都是支撑宁波茶品牌的宝
藏。

宁波是中国的茶叶出口重镇，也是“海上茶
路”的启航地，打造全市统一的茶叶品牌或许道路
险阻，但打造专属宁波的茶文化IP，却是我们走得
通的路。而“海上茶路·甬为茶港”正是宁波茶文
化最大、最有力的IP。

唐永贞元年，日本高僧最澄到中国学佛，从明
州（宁波）回日本时，带去了天台山和四明山的茶
叶、茶籽，并将部分茶籽种于日本近江日吉神社
旁。这是中国茶叶输出海外的最早记载。之后，唐
代空海、永忠等高僧也相继从中国带去了茶叶、茶
籽。

宋代，被奉为日本“茶祖”的日僧荣西，曾两
次从明州入宋，习茶承道，著《吃茶养生记》。南浦
绍明、希玄道元、圆尔辨圆等高僧也均从明州港带
去中国茶叶或茶籽回日本。宋代明州还设立了高丽
使馆，专事与高丽的官方往来和海上丝、茶等贸
易，如今遗址尚存。

到了晚晴，宁波口岸出口茶叶仍有全国茶叶出
口“半壁江山”之称。

清代刘峻周和10位宁波茶技师，带了几千公斤
的茶树种子和数万株珍贵茶树苗，从宁波江北岸轮
船码头乘船前往格鲁吉亚，开前苏联种茶之先，被
尊称为“茶叶之父”。

陈慈玉在《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与世界市场》
中记载了1861年到1911年50年间，宁波口岸茶叶
出口情况，最兴旺时宁波茶叶出口数量能达万吨以
上。

由此可见，1200多年以来，宁波一直是中国茶
叶出口的主要港口，中国茶港的历史地位不言而喻。

挖掘历史故事，做有文化的品牌

走具有宁波特色的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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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钱湖旅游学校学生参赛照片。


